
广东省惠来人，毕业于广州

美院，师从于王学仲、许钦松、张

彦、范扬先生。现为中国国家画院

许钦松工作室助教导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广

东省文化学会美术研究专业委员

会/山水创研部主任、广东省青年

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惠州

市分会副会长、香港画院研究员、

陈良宗美术馆（创办人）、广东省许

钦松基金会（总监）、深圳企业家学

会常务副会长、深视财经频道《风

云人物》栏目艺术总监。作品多次

入选全国性展览并获奖，多次在美

国、泰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展出，

并多次在全国各大美术报刊及杂

志上发表。

写生概念的流变

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一
写道：“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
（李将军李中书），树石之状，妙于韦
偃，穷于张通（张璪）。”唐代画家张璪
当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山水画家，朱
景玄评其山水就说：“高低秀丽，咫尺
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
若逼人而寒，其远也，若极天之尽。”
从这个描述来看，张璪的作品有很强
的感染力，山岩喷泉，有如实境。张
璪曾提出“师造化”的概念，对中国画
影响非常大。但这个概念是以故事
流传下来的。据郭若虚《图画见闻
志》记载：“毕宏庶子擅名于代，一见
璪画惊叹之。璪又有用秃笔或以手
摸绢索而成画者，因问璪所受。璪
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传统中国山水画观念中，写生更
多是与“造化”联系在一起，在这里

“造化”一词指的是作为学习对象的
万物，根据外在形象表现事物的内在
精神和整体趋势，但并没有投射出主
体的精神与情感。根据张璪的概念，
只有将“造化”内化为“心源”，写生才
既是画家对自然对象，造化万物的一
种理解，一种全面鲜活的把握，同时
也体现出自己的世界观及修养、心
性、心境。

近代以来，山水画被赋予更多全
新的含义，它从以前文人士大夫游心
骋目的心灵感悟与修养训练增添了
关注现实、反映生活的时代课题，创
作思路的改变也反映于写生中的题
材、手法、媒介等方面的改变。黄宾
虹、李可染、张大千、傅抱石、关山月
等大师吸收西方绘画理论，深入观察
自然，诞生了诸多新的风格，使山水
画重新注入生气，将山水画发展到一
个新阶段。例如，傅抱石和关山月合
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大气磅礴，开创

了国画巨幅山水的先河。新的视野
带来新的题材，从黄土高原到西北大
漠，从江南水乡到西藏雪山，从祖国
山河到异国风情，山水画出现一个全
新的局面。

写生与创新

南朝齐、梁的艺术理论家谢赫所
著《古画品录》提出绘画六法论，包括

“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
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古画
品录》逐渐成为后世整个中国画的品
评标准。用六法来看今天的写生，启
发同样非常大。“气韵生动”这条纲
领，决定了中国画重“神似”。“骨法用
笔”说线条，“应物象形”重形态，“随
类赋彩”关注色彩，“经营位置”讲构
图，“传移模写”说的是临摹，“应物象
形”与“随类赋彩”无疑都可以和写生
概念挂起勾来。

山水画家在面对优秀传统，如何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作出属于
自己这个时代的作品？这是摆在每
个山水画家面前的课题。我认为在
写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彰
显时代的气息已经成为山水画家突
破传统的必由之路。

理解前人的方式方法、寻找自己
独特的语言符号、抒发自己强烈的情
感是当代山水画家的创作路径。传
统山水画的写生讲求“目识心记”，以
不同的角度对自然进行观察，分片段
记忆，最后再回到案头进行记忆创
作，而传统西方的对景写生，用画框
的概念对眼前之景进行如实的记
录。中西这两种方式并没有孰高孰
低之别，但对于我们当代人观察自
然、描绘自然却提供了很多元的角
度，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融合中西的
写生方法，在这点上，我认为我的恩
师许钦松先生给我作出了很好的精
神表率，他一直都致力于中国山水画

的革新。他敏锐地感受到人们对于
景观的感知变化，以更为坚实肯定的
线条、阔大的结构营造出气势磅礴的
大山大水，其作品形神并重，堪称“气
韵生动”的时代强音。

写生与创作

关于写生与创作的关系，在当代
山水画家的心目中有着两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写生是一个收集素材的
过程，是创作的前置与准备阶段，写
生创作过程是一个片断，一个局部，
不能完整地把艺术呈现出来；另一种
则认为写生即创作，写生是对着有依
据的、独特的、特别的创作，可以有表
现，可以强调创作性，强调写生本身
的特性。

我个人更认同第一种看法，“写生
是一个收集素材、加深对自然印象以
便之后创作的过程，也是对检验自身
写生能力的过程。将写生作为创作，

会因为增添效果而遗失掉一些写生中
最鲜活的场景，同时也会掩盖掉自身
在写生过程中不足，不利于日后查漏
补缺”。无论是将写生作为创作的前
置或者是写生创作，其中最为重要的
是要在写生过程中把握住那种直面自
然的鲜活感与生动性，也就是所谓“生
涩”的感觉，或者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状
态，但却能最真实将现场的感受保存
下来，这是写生中最为珍贵的东西。

我不认同写生就一定是“生涩”，
而创作就是“成熟”的，新中国以来关
于“圣地山水”的写生作品中，很多都
是同一角度同一对象的惯性“摹写”，
很多画梅、画竹的“高手”在面对实景
时依然如在案台一样程序化挥洒，这
种写生作品在我看来是“成熟”的，是
一种技术的重复，已经丧失了写生的
意义，更遑论创作的意义了。

黄宾虹在《九十杂述》中说，“天
地之阴阳刚柔，生长万物，均有不齐，
常待人力补充之。”一味地摹写，画得
再像也不过是写生，只有把自己的心
像投射到景物之上，创作出“师造化”
而又“出造化”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
一种“创作”。

关于山水画中的写生
林沛锐

陈良宗简介：

把根留住（中国画）136cm×68cm

烟云埋却山千万（中国画）50cm×50cm

涤尘（中国画）136cm×68cm

对笙相守万古松（中国画）38cm×45cm 南岭山村（中国画）38cm×34cm涅槃（中国画） 136cm×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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